
中国教育的缺失

中国教育，到底缺什么？这恐怕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关心中国发展的有识之士常常追问的问题之一。
猛一想，也许中国教育最缺的是德育。因为在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国民一星期之内可以在飞机上打

两次架之类的负面新闻屡见报端，足见国民所受德育的重大缺陷。个中原因之一，当然是我们“缺”某些“德”育———我
们在德育虚胖（即占用大量课时强调形形色色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内容）的同时，基础道德教育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边
缘化了———一个坊间十分流行的段子对学校德育实际地位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在实际教育生活中，德育是“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可要可不要！”
某些国民嘴脸难看，一方面当然是德育实效低下所致，另一方面则表征着美育的严重缺失。比如在机场大厅晒内
衣之类的行为，就不只是礼貌缺失、廉耻缺失的问题，更是品味的缺失和基本美感的缺失。在一些插科打诨的“艺术”大
行其道的同时，严肃艺术品被大众一再冷落，这既是美育缺失的果，也是美育缺失的因。实际上，许多中国学校根本没
有美育，甚或没有艺术教育———家长和孩子奔波于不同的艺术教室，大多只是在考级，而非接受审美精神的熏陶。而在
任何社会，美育的存在都是检验教育质量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什么时候
中国教育才可能实现教育本真的真正回归。
至于体育，似乎“改革开放”之前反而比现在更为正常。即便是国家急需人才的 20世纪 50年代，中国教育仍然大
力提倡培育强健的体魄，原因是要争取青年一代“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积极影响了几代莘莘学子。但改革开放之后没多久，就有人关注中日孩子在体能表现上的差距，为中国儿童
的娇气、孱弱而焦虑不已。即便如此，似乎只要孩子肉身不死，对于绝大多数家长而言，第一要务仍然是考试分数。为了
那可怜、可恶的分数，许多中国儿童不仅失去了全世界儿童都天经地义应该拥有的许多乐趣，更失去了作为生物体存
活的基本条件———身心健康。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一般人可能认为，中国教育最不缺的大概就是智育了！上世纪 50年代就批判过“智育第
一”，80年代开始倡导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这似乎印证了中国之不缺智育。但不幸的是，“中国不缺智育”
只不过是一个外行的错觉。所谓智育，应当是智力的培育和智慧的提升。但许多学校只鼓励孩子听老师的话、背标准答
案，不鼓励甚至禁止学生的奇思妙想和发散性思维。这种教育实际上只是在进行机械记忆的训练，而意义识记的成份
则很少。换言之，想象力、理解力、批判力、创造力等健康智力的基本要件，都在标准件的生产线上被教育工作者屠宰殆
尽。如此马戏团一样的训练方式，何来正常的“智育”？！
所以，若问中国教育到底缺什么？答案只能是：德、智、体、美诸育全缺。若再进一步追问：中国教育遍体鳞伤、一无
是处的表象背后，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答案也更为简单：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是所有教育缺失的本质。
换言之，中国教育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当粗鄙的功利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哲学的时候，一切珍
贵的东西都会被换算成考试的分数，以至德育、美育、体育，甚至智育都无法不被边缘化。与其说中国教育虚弱得只剩
下了分数，不如说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芸芸众生追名逐利的竞技场。如果每一个人都在物质欲望的淫威之下丢盔弃甲成
为唯唯诺诺的奴隶，那么培育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格就会成为不切实际的笑话，因此，教育被绑在分数的战车之
上与现代人的人格异化，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命题，其实质都是自由本质的迷失。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中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重要，因为“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遗憾的是，静安先生这一人格的珍贵，恰恰印证的是芸芸众生的人格
缺损及中国教育的最大不幸。李泽厚先生也曾反复撰文说，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主体性，是自由的动物，
但现代人多是作为工具本体而存在的，只有心理本体（精神本体）占统治地位时，人性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因此他寄
希望于教育，宣称“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显然，他所言的“教育”只能是培育自由人格
的教育。也唯有教育恢复培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本来宗旨，才可能把中国社会于名利的水火中救赎出来。一
句话：教育的救赎即社会的救赎，而教育的真正救赎在于独立自由之精神的回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德育学术委员
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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